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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涉及到
复杂的人性。人在婴儿时期，饿
了，渴了，冷了，热了，哪个地方
不舒服了，就会拼命地哭。“孩
哭抱给他娘”，有了娘，才能不
哭不闹，睡得香甜。到了幼儿时
期，爹娘仍然是唯一的依靠，一
天不见，六神无主。到了少年时
期，眼界开阔了，对父母的依恋
开始弱化。等到翅膀硬了，有了
自己的天地，开始觉得与父母
在一起远没有和同学、朋友在
一起开心。

我有个同事的孩子在本地
读大学，平常很少回家，有一次
要过中秋节了，同事做了一桌
好菜，把儿子叫回来，想一家人

在一起欢欢乐乐地过个节。儿
子回家后，拿了几个月饼就要
走，说是在家里过节没意思，要
去跟同学一起过节。母亲想儿
子，儿子心里却没有想她 ,母亲
伤心地哭了一场。另一位同事
的遭遇也差不多。她把孩子送
到美国读书，四年没回来了。我
同事说：“除了要钱，我若不给
他打电话，他从来不会主动给
家里打个电话；给他打电话，如
果说得多了，他还不耐烦。养个
儿子有什么用？见也见不着，我
想他，他根本不想我，除了名义
上有个儿子之外，还有什么意
义？”

那天，我在小区里听到有

位女士跟她同事抱怨，说她母
亲瘫痪了，很难伺候。她同事就
说得了这种病很麻烦，她楼上
有个邻居得了这种病，儿女都
伺候9年了。这位女士听了后，
非常惊讶而又情不自禁地大声
问：“啊？9年了还没死？”听了她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养孩子怕
养不活，养老人怕养不死”的古
语。看来千百年来能够传承下
来的东西，自有其深刻、精辟之
处。

孝敬父母还是对父母漠不
关心，是判定一个人品质如何
的一条标准。因此，对人们的道
德教育先不要奢谈“大道理”，
而是应该从最基础的孝敬父母

开始。实际上，孝敬父母本身就
是大道理。按照《论语》里的说
法，在家孝敬父母的人在外不
会惹是生非。孟子说：“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运于掌。”明摆着是
把“尊老爱幼”和治国安邦联系
在一起。

有一段时间，中国传统的
伦理道德像一个被按在澡盆里
的婴儿，在洗去污垢的同时随
着洗澡水一并泼了出去。传统
文化的断代和家庭伦理道德的
缺失，造就了一批缺乏信仰和
敬畏之心的人。如今重谈孝敬
父母，也应该算是一种文化复
兴。

重谈孝敬父母也是一种文化复兴 □刘铁忠

老娘离世的那天我们都守护
在她的床边。上午她突然自己掀
开被子伸出右手晃动了两下，又
缩进被子里。大家都在猜想也许
这就是告别的信号。她静静地躺
在床上，紧闭双眼，如同熟睡，呼
吸微弱。到了午夜以后，她的脉搏
不再跳动，呼吸也停止了，这就是
最后的时刻了。她的嘴边略带一
丝笑意，非常安然祥和。老娘就这
样去了。

跨过年去老娘便是百岁寿
星，全家和同一族姓的人都这样
期待。谁料离年关还有几天却突
然走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

子像块宝”，母爱是无私的，像阳
光雨露，照耀着儿女前进的方向。
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每个脚印里
都饱含着母亲的深情。

我15岁离家读书，当兵转业，
直到退休，已六十余年。自己都已
是古稀老人，老娘依然健在。她99

岁高龄，全村第一寿星。乡亲们都
夸奖说，我家行善修德人缘好，要
出百岁寿星。

我的根在故土，无论何时何
地离家多远，我始终生活在老娘
的怀抱里。我当兵第一年老娘去
青岛部队探望时，我已经是一名
海军战士了。老娘知道我喜欢看
书，给我捎来了字典。她说学好文
化才有出息。我遵循老娘教诲，坚
持自学，以后考取了军校。

转眼之间五年过去了，我想
家想老娘，便请假探亲。当时正值
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商店里根本
买不到东西，回家又不能空手。我
只好向战友们凑了几张糖票，在
军人服务社里买了半斤奶糖，还
有过节时分的两个面包我没舍得
吃，又买了一件棉坎肩，四双蓝线
袜。老娘一见面就喜悦地说，“早
上听到喜鹊在外面树上叫，知道
一定有喜事，果然是我儿回来
了。”我把几样东西拿出来，老娘
接过去没有嫌少，只说回家就好。
老娘说把棉坎肩送给姥姥，她年
老怕冷。一个面包给爷爷，一个面
包叫弟弟妹妹尝尝，线袜给父亲
穿。都分给了其他人，唯独没有自
己的。

小时候，老娘常对我说的一句
话“先有老后有小”。她常给我讲黄
香扇枕温席和王祥卧冰求鱼的故
事，说不孝顺伤天害理。吃饭时叫
我先给爷爷放好板凳，她把第一碗
饭菜先给爷爷。冬天遇到太冷的天
气，老娘在炉灶里烧块石头，用布
包起来放到奶奶的被窝里。奶奶有
哮喘病，总是不住地吐痰，老娘每
天早起先给奶奶倒痰盂，然后做
饭。晚饭后还要给奶奶捶背，说一
会儿话然后才去休息。长年累月从
没有一句怨言。老娘以言传身教铸
就了一个大写的“孝”字。

还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我上学时老娘买了一支红蓝铅笔
给我，那年头这东西可是稀罕的
宝贝，不想铅笔被人偷走了，我要
再去偷回来老娘不让，她说偷东
西烂手，要学好不学坏，要走正
道。还有一次，我在学校捡到一块
橡皮，老娘说“好孩子不占小便
宜”，就送还了人家。

老娘有一个盛针线的小木箱，
那是出嫁时姥姥家送的陪嫁。始终
放在老娘的炕上。针线箱伴着老娘
勤俭度日，老娘白天洗衣做饭，有
时还要下地干活，夜晚借着昏暗的
小油灯飞针走线，缝补着穷困的生
活，把勤俭吃苦的精神传承给我
们。穿着老娘做的衣服舒服合体，
穿着老娘做的布鞋走完了童年的
路，走出了学生时代。

老娘晚年依然故土情深，始
终想着她的土炕老屋和多年的乡
里乡亲，不愿到城里生活。活了百
岁的老娘一生没有离开土地，离
开故乡。今天要告慰老娘的是，我
们做儿女的永远想着您，按照您
的教诲走好各自的路。

记住老娘的话

□侯宗宝

【逝者背影】

父母用行动默默影响我
︻
我
家
家
风
︼

□星袁蒙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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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不像一些大户人家那
样，有自己成文已久的家风、家
规，子孙后代只要遵照执行就行
了。虽然没有书面记载，但并不
意味着我们家就没有自己的家
风和家规。父母对我和妹妹的家
教不是太严格，只要我们做到诚
实、和睦、勤奋、守信，一般就不
会受到批评和斥责。

诚实，不能撒谎，这是我一
懂事就被灌输的道理。我们村地
处偏远，那时条件比较差，家家
户户都穷。小时候村里来个货
郎，筐里的汽水、糖块和糖精特
别吸引人，想买没钱买。有一次
我就偷拿了两毛钱到货郎那儿
买糖精，买来投到水瓶里，还没
来得及品尝，就被母亲发现了，
连瓶带水扔出去，我还挨了一顿
揍。

父母要求我们与邻里要和

睦相处。我小时候喜欢养鸟，不
是把鸟当成玩具，而是当成朋友
和宝贝一样呵护。我养过一只俗
称“山护门”的鸟，从没长齐羽毛
开始养，一直养到它能展翅翱
翔。暑假结束时，我准备把它放
归山林。我带着养大的小鸟一次
次送到远离村庄的野外，它总是
悄悄飞回来。没办法，我只能一
次比一次将它送得更远。

在送出去很多次后，“山护
门”离开了我的视线。送走“山护
门”的第三天上午，我途径村里
一个堂哥家时，他家里传来我那
只“山护门”的叫声，那叫声我异
常熟悉，于是推门去要。堂哥的
媳妇明知这只“山护门”是我养
大的，偏不让我进门拿，一口一
个没有。我打个呼哨，“山护门”
叫得更焦躁了。怎么吵起来的我
忘了，反正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在

大街上骂开了。父亲从地里干活
回来，听到这事，没问原委，抡起
铁锨就朝我屁股上打。村里的叔
婶大娘跑出来劝架，都告诉父亲
不怨我。“山护门”最终被放出来
了，可惜断了一条腿。

那天，我挨了父亲的铁锨，屁
股火辣辣地疼。父母对我跟别人
吵架的态度只用巴掌来解释。不
能因为自己有理就不顾惜情面。

说到勤劳、勤奋，我父母都
堪称榜样。那时农村生活是很苦
的，我们那儿的山村更贫苦。为
了有一个好点儿的生活，父母总
是起早贪黑地干活。父亲个子
矮，很瘦削。可是，家里的繁重农
活大多是他的。我家有二三百棵
果树，浇水、施肥、授粉、喷药、采
摘一点儿没落下，还比乡亲们管
理得更好。农忙时，母亲抽空帮
父亲干农活，不忙时，除了做家

务，还到山上薅草喂羊、拾柴禾。

我父亲不识字，更不知道守
信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说话算
话。父亲学过果树修剪，村里的
父老乡亲们修剪果树会找他帮
忙。以前互帮互助不提钱，只是
管顿饭。母亲有时会唠叨父亲，
哪一片果树该修剪了，哪一片地
该锄草了，父亲总是皱眉应承
着，照样去乡亲们家帮忙。帮乡
亲们修剪果树的事，父亲早都答
应下来了，忙不完之前，自家的
地是顾不过来的。

好的家风，需要一代代传承
和发扬。父母用行动默默地影响
着我们，我和妹妹在这种熏陶中
长大。我们各自成家有了孩子
后，又用我们的方式一点点从小
教育孩子，必须诚实、和睦、勤
奋、守信以及尊老爱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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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蔷羽

我小时候每次吃糖，总是先往爷爷的嘴里送
一颗，爷爷每次都美滋滋地吃完。我后来才知道爷
爷有糖尿病，不能吃糖，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爷
爷轻抚着我的肩头说，这是为了让我从小学会分
享。右边的照片是我小时候和爷爷玩耍时拍的，
左边的照片是今年跟爷爷、奶奶旅游时拍的。

让孩子学会分享，不吃独食，这就是我们家
的家风。现在我去超市买口香糖时，会给爷爷
带一盒木糖醇的；买饼干时，会专门给爷爷买
一包无糖的；每次和同学出去玩，出门前妈妈
总是在我的书包里塞满零食，告诉我跟大家
一起吃才更香。

爷爷常对我说，分享是快乐的“倍增
器”，和家人分享，一个人的开心就成了全家
人的开心；和同学们分享，一个人的快乐就
成了几十人的快乐。

分享是快乐的“倍增器”

“家教、家孝、家文化”——— 百姓故事 投稿邮箱：qlwbjia@163 .com

□李欣母亲的等待
妈妈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在我五岁时，我的亲生母亲因病
去世。后来，现在的妈妈来到了
我家，和父亲一起撑起原本支离
破碎的家，我也因此又有了母亲
的庇护。

最初，我不肯喊她“妈”。记
得有一次，她带我去参加一个亲
戚的婚宴，吃饭时，我和她不在
一个桌上。有两个坐在我身边的
女人看着我小声嘀咕着，一个
说：“看，没妈的孩子多可怜！”另
一个接道：“就是，你看她后妈，
一看就不是善茬……”那一刻，
我忽然觉得，我和她其实是相濡
以沫的亲人。我大声朝那两个女
人喊道：“你们才是没妈的孩子
呢！”两个女人立即噤声。她过来
看我是否吃好，我抓着她的手
说：“妈，我要和你一个桌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喊她妈，她愣了一
下，然后牵着我的手，那一刻，我

觉得她的手好温暖。
17岁那年，我收拾行囊踏上

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从此，便在
这个城市生根发芽。记得那是个
细雨霏霏的三月，她把我送到车
上，车上有她亲手缝制的棉被，
和她跑了好几家商店才买到的
被单、床罩。我很想像一些电视
镜头那样，偎在母亲怀里感受爱
的温度，可是我没有。她也没有
表现出想和我亲近的举动，只是
不停地说：“凡事都要自己多长
个心眼，钱不够花就给家里写
信……”我使劲憋住即将夺眶而
出的眼泪，冲她挥挥手：“妈，回
去吧，我会给你写信的。”

我隔不久就给她写一封信，
可我从没有收到过她的回信。若
干年过去了，有一天无意中听她
对妹妹说：“我这人最怕写信了，
想当年，想给你姐姐回封信，愣
是写了撕，撕了写，最终也没有

写成。”
不知不觉我已到不惑之年。

工作、家庭成为回家的牵绊，从
春到冬，一年也不过回家一两
次。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相反，
总是让我先忙自己的事 ,她说：

“我和你爸的身体都好，你就安
心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吧。”

去年冬天，她腰椎间盘突
出，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连翻
身都需要父亲帮助。起初她还让
父亲瞒着我，但从妹妹那里知道
后，我立即请了假，回到了她身
边。我帮她按摩，为她接大小便，
给她洗脸洗脚……她有点儿不
好意思，说：“还不到七老八十
呢，就让孩子伺候了，真是不像
话！”我笑着说：“谁让你是我妈
呢，人不都说母女连心吗，你生
病，我当闺女的不伺候，让谁伺
候啊？”她躺在床上，眼眶有些
红。她的白头发还不算多，但皱

纹却已爬满了脸。
前几天我给她打电话，说天

气暖和了，问她和爸爸想不想来
我家看看。她顿了顿，说：“还是
算了吧，你知道我这人就是不爱
挪窝，一挪窝就睡不着觉，还是
你有空再回家吧。”想想，从我结
婚到现在已经15年了，她不过只
来过我家一次，且只住了三天。

我的母亲，注定只能在那座
小县城里，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她
的孩子归来，那一刻于她，也许
是最大的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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